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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past research, academic world understand that some Khitan 
Small Script characters have their separate written equivalents in the 
Khitan materials. These equivalents provide important clues for study of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relevant Khitan Characters, such as Professor 
Chingeltei and others reference the roots of the ordinal numerals and 
demonstrate a few phonological values of the cardinal numbers in the 
Khitan language. Scholars in the past had made various pronunciations for 
the Khitan Characters  ( born),  (eight),  (white)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actual pronunciation of them is still unknown up to now. 
Consulting the separate written forms, the author obtains the pronunciation 
of some Khitan characters, that is  reads suei~sui,  niem and  siu~su. 
Meanwhile, put forward own interpretation opinion for some khitan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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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总结契丹小字的拼写特征时，指出“作为一种初级阶段

的拼音文字，契丹小字在正字法方面，也显示出一些疏漏。同一个词或字可以

有不同的拼写形式，例如：仁 
 ~ 

 、监 
   ~ 

 、臣 ~  

……”（清格尔泰等 1985）。考察契丹文资料，不难看出这种拼写方面的“疏

漏”在后来发现的资料中大有存在，甚至有一个原字有时用两个（或三个）原

字标记的现象。笔者曾将这种超越正字法“疏漏”的拼写特征称之为“分写

式”（吴英喆 2004）。另一方面，这种一个词或字有不同的拼写形式，对后来

的研究，尤其对构拟一些原字的读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格尔泰先生、刘凤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契丹文释读与契丹语词汇研究”

（13YJA740059）之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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翥先生等根据契丹语序数词词根，推知有关基数词读音，也是利用契丹小字正

字法“疏漏”或“分写式”的典范。 
本文继续考察契丹小字文献中的“分写式”，并且在有关单体字和“分写

式”的对比当中，获得若干原字的读音，以供学界参考。

1. 原字  

契丹小字中、 均表示“生”，学界已释出（清格尔泰等 1985）。二

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用于男性，后者用于女性和男性。据笔者观察，其

开头原字只用于词首，有时单用，但不见用于词中和词尾的实例。这个动词

的词尾变化比较繁多，目前已知语法意义者有︰



 
 （《萧仲恭》12、《镇

国》11），表示“生母”，该动词为阴性，似为使动态。与此对应的有 



 
  

（《镇国》4、《弘用》2、《宋魏》4），表示“生父”，该动词为阳性，似为

使动态。我们知道，《蒙古秘史》中“脱列舌克先”（töre=ksen）（栗林均等. 

2001），“生了的”，其为自他动词。如果契丹语 



 
 是使动态，那么“生”

在契丹语中似为他动词。



 
（《耶律玦》8）、




 
（《乌卢本》5）、

  

（《耶律详稳》8）均为“生父母”之“生”的不同拼写法。后二词的主要区别

在于 ɑ（）元音的省略与否。笔者认为类似这样词中省略元音的现象可能与

第二音节以后元音的弱化有关。

以上所举有关契丹字均表示“生”，它们只是在词尾变化上有细小的差异，

对此学术界似无分歧意见。至于其开头原字 的读音，目前有两种拟读意见。

一为 [tʻur]（即实 1996），一为 mәn（王弘力 1986）。显然，两种拟音均以蒙

古语中“生”的有关语音为基础而构拟的，稍显证据不足。其实，通过有关契

丹字的对比，我们或许找到释读 的线索，如︰

(1) 
    

  
  

  




   
  




 
 《宋魏》11

	 诸姐 隋  哥 阿姆嘎 诸妹 特免 斡特懒 均 显贵  帐    嫁1)

(2)   
        

    
  

  《弘用》17

 姐 一  隋    哥  娘子 兄 弟之  仲  父之  定     光   奴  郎君于 嫁

  1) 第八个契丹字的第二个原字似为新原字，应为的异体字，傅林先生在他的博士论

文中将其读作“-p”。第九字之词义不详，今参考即实先生的释读意见，将其释作

“显贵”。第十字为“家”的复数+工具格的形式。这里的工具格表示动作进行的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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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介绍宋魏国妃姊妹及其婚嫁情况。国妃有姊二隋哥、阿姆嘎2)，妹

二特免、斡特懒，均嫁于显贵家族。例（2）介绍弘用妻阿姆嘎娘子之姐隋哥

娘子的情况，此人嫁于兄弟之仲父之定光奴郎君。弘用之妻为宋魏国妃之姐，

学界已有考证。不言而喻，例（1）（2）所见隋哥娘子是同一人，即宋魏国妃

和弘用之妻阿姆嘎的姐姐。由此可知， 和 
  属同音同译，也就是说后者

是前者的分写式。据前人研究， 读s， 读 uei， 读 i（清格尔泰 2010）

  的读音为 sue i或 sui，故 亦可读作 suei~sui。

当然，就凭这条线索还不能完全肯定其读音。首先 不排除 
  之笔误的

可能，其次  和 
   也有表示不同人名的可能。因此我们需要从

现存资料中寻求用来证明 读suei~sui的佐证，这样问题或许会得到彻底的解

决。《宗教》第 3 行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祖父 耶律  □之第五 可汗 景   宗 皇帝 生  父  秦    晋    国  王

这段契丹字介绍耶律宗教的祖父景宗皇帝（耶律贤）及父亲秦晋国王（耶律

隆庆）。据《辽史 · 皇子表》及汉字《耶律宗教墓志》记载，驴粪（宗教）为秦

晋国王之子，故 


 

  表示“生父”没有疑问。组成 


 

 之几个原字均已

释读︰ s， uei， l， ɣɑ， ɑ， әr（清格尔泰 2010），可连读为

soilɣɑr 或 suilgәr。从字音、字义以及语境看，其词根 suei~sui及前面提及

的 
  suei~sui 均属 的分写式。由此可以推测 



 

 与前文之 



 
 和 

  
可能为同音同义，并非误笔或异名。

契丹语“生” suei~sui，虽然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得不到印证，但是蒙古语

的个别语词在词源上可能与之有所关联。如 

3 
 

                

祖父 耶律  □之第五 可汗 景  宗 皇帝 生  父  秦   晋  国 王 

 

这段契丹字介绍耶律宗教的祖父景宗皇帝（耶律贤）及父亲秦晋国王（耶律隆庆）。据

《辽史·皇子表》及汉字《耶律宗教墓志》记载，驴粪（宗教）为秦晋国王之子,故   

表示“生父”没有疑问。组成  之几个原字均已释读：  s，  uei，  l，   ɣɑ，  

ɑ，  әr（清格尔泰.2010），可连读为 soilɣɑr 或 suilgәr。从字音、字义以及语境看，其词

根  suei~sui 及前面提及的  suei~sui 均属  的分写式。由此可以推测  与前文之

 和  可能为同音同义，并非误笔或异名。 

契丹语“生”  suei~sui，虽然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得不到印证，但是蒙古语的个别语

词在词源上可能与之有所关联。如 süi 表示“婚约”，  subɑi 表示“未受孕的”、“未

怀胎的”（蒙古语文研究所.1999）。如果契丹语的  与前者同源，可以说明“生育”与“婚

姻”二词在词义上有所关联，若与后者同源，说明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生”的词义被相互颠

倒。当然，人名   是“隋哥”的音译，并非说明“隋哥”的释义为“生哥”。 

 

二 

契丹语和蒙古语的亲疏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据现有研究成果，契丹

语四季的称呼、亲属称谓及地支的发音均与蒙古语接近。然而颜色和方向却与蒙古语有所差

异。语言学家们认为数词的异同是决定语言间亲疏关系的重要因素。契丹语“一”至“十”

的基数词的被学术界反复讨论。其中“二”   ʤur、“三”  ɣur、“四”   dur、“五”

 tʻɑu、“七”  dol、“九”  is 的语音构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最近笔者根据序数词   

“第十”的读音构拟了  “十”的读音为 p‘o 或ɑp‘o(吴英喆.2014)  这样，从一至十的

基数词中，除了 “六”和  “八”之外，其余八个基数词的发音均已得到了有理有据的

说明
3
。从这些基数词读音，可以窥见这两种语言的亲密程度。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基数词“八”的读音进行探索。 

我们知道，契丹小字  和  均表示基数词“八”，前者用于女性和男性，后者只用于

男性（吴英喆. 2007）。契丹小字《蒲速里》第 2行有如下字样，其释义如下： 

                                                        
3)  的读音似为əmu。 

 süi 表示“婚约”，

3 
 

                

祖父 耶律  □之第五 可汗 景  宗 皇帝 生  父  秦   晋  国 王 

 

这段契丹字介绍耶律宗教的祖父景宗皇帝（耶律贤）及父亲秦晋国王（耶律隆庆）。据

《辽史·皇子表》及汉字《耶律宗教墓志》记载，驴粪（宗教）为秦晋国王之子,故   

表示“生父”没有疑问。组成  之几个原字均已释读：  s，  uei，  l，   ɣɑ，  

ɑ，  әr（清格尔泰.2010），可连读为 soilɣɑr 或 suilgәr。从字音、字义以及语境看，其词

根  suei~sui 及前面提及的  suei~sui 均属  的分写式。由此可以推测  与前文之

 和  可能为同音同义，并非误笔或异名。 

契丹语“生”  suei~sui，虽然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得不到印证，但是蒙古语的个别语

词在词源上可能与之有所关联。如 süi 表示“婚约”，  subɑi 表示“未受孕的”、“未

怀胎的”（蒙古语文研究所.1999）。如果契丹语的  与前者同源，可以说明“生育”与“婚

姻”二词在词义上有所关联，若与后者同源，说明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生”的词义被相互颠

倒。当然，人名   是“隋哥”的音译，并非说明“隋哥”的释义为“生哥”。 

 

二 

契丹语和蒙古语的亲疏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据现有研究成果，契丹

语四季的称呼、亲属称谓及地支的发音均与蒙古语接近。然而颜色和方向却与蒙古语有所差

异。语言学家们认为数词的异同是决定语言间亲疏关系的重要因素。契丹语“一”至“十”

的基数词的被学术界反复讨论。其中“二”   ʤur、“三”  ɣur、“四”   dur、“五”

 tʻɑu、“七”  dol、“九”  is 的语音构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最近笔者根据序数词   

“第十”的读音构拟了  “十”的读音为 p‘o 或ɑp‘o(吴英喆.2014)  这样，从一至十的

基数词中，除了 “六”和  “八”之外，其余八个基数词的发音均已得到了有理有据的

说明
3
。从这些基数词读音，可以窥见这两种语言的亲密程度。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基数词“八”的读音进行探索。 

我们知道，契丹小字  和  均表示基数词“八”，前者用于女性和男性，后者只用于

男性（吴英喆. 2007）。契丹小字《蒲速里》第 2行有如下字样，其释义如下： 

                                                        
3)  的读音似为əmu。 

 subɑi
表示“未受孕的”、“未怀胎的”（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如果契丹语的 与

前者同源，可以说明“生育”与“婚姻”二词在词义上有所关联，若与后者同

源，说明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生”的词义被相互颠倒。当然，人名  是

“隋哥”的音译，并非说明“隋哥”的释义为“生哥”。

2. 原字 、、 

契丹语和蒙古语的亲疏关系，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据现有研

  2)	人名“阿姆嘎”于史无证，这里暂时据字音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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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契丹语四季的称呼、部分亲属称谓及地支的发音均与蒙古语接近。然

而颜色和方向的发音却与蒙古语有所差异。语言学家们认为数词的异同是决定

语言间亲疏关系的重要因素。契丹语“一”至“十”的基数词的被学术界反复

讨论。其中“二” ʤur、“三” ɣur、“四” dur、“五” tʻɑu、“七”

 dol、“九” is的语音构拟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最近笔者根据序数词 
 

“第十”的读音构拟了 “十”的读音为 p‘o 或 ɑp‘o (吴英喆 2014) 这样，从

一至十的基数词中，除了“六”和“八”之外，其余八个基数词的发音均

已得到了有理有据的说明3)。从这些基数词读音，可以窥见这两种语言的亲密

程度。这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基数词“八”的读音进行探索。

我们知道，契丹小字 和 均表示基数词“八”，前者用于女性和男性，后

者只用于男性（吴英喆 2007）。契丹小字《蒲速里》第 2 行有如下字样，其释

义如下：

        


天 皇 帝之 □  伯 父 身 八  尺（愛新覚羅烏拉熙春等 2011）

天皇帝的伯父，身长八尺，是为“敌辇 · 严木”，《辽史》有明确记载。值得

注意的是《耶律详稳》第 3 行也有一段记载，内容与之大体相同，如︰

 
  

      
  

  




   

兄 严木夷离堇 身   □    尺    至

这里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二伯父述澜 · 释鲁的立场介绍，其兄敌辇 · 严

木的情况。第四字 表示“身”，从即实先生的 
  （《仁先》9）为

“护卫太保”（即实 1996）可以了解。第六字 
  与前文之 

  相比，仅

有和的差异。该二字均可读作 iɑ，因此 
  亦表示“尺”。末一字表示

“至”，用于男性。从这些已知词义的部分，可以推知这段契丹字表示“兄严

木夷离堇身长八尺至”。显然，第五字 
  为 的分写式，也表示“八”。已

知读 n，读 ie，读 em，故 
  可读作 niem。《蒙古秘史》中“八个”曰

“乃蠻”naiman，这个读音与 、 
  niem 十分相近。在蒙古语中“八”曰

nɛːm，达斡尔语曰 nɑim，东部裕固语、土族语和东乡语曰 nɑimɑn，保安语曰

nɑimɑŋ。这些读法均与契丹语“八”曰 niem 非常相近。

  3)  的读音似为 ə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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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吉如何的观察，表示“别胥”的契丹小字
  在《智先》第 21 行中刻作


   ，这说明 为 的分写式。已知 读 ʦ-iu 或 s-iu，因此,  亦可读作

siu~su。由此可知，《阔哥》第13行的
  应表示“云独昆 • 苏”，辽太祖

之弟。这样可将
  之第二原字 的读音构拟为 du。笔者曾推测 可能有与 

位格意义（吴英喆 2007）， 读 du，可以进一步证明其语法意义。

3. 結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了解到契丹小字的一些单体字确实有相对应的分写

式。这种现象对有关原字读音的考证、组合规律的探索以及契丹小字性质的探

究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里总结归纳迄今探知的分写式，归纳于下表︰
4)

单体字 分写式 字义 字音

1.  / 一（女、男） əmu

2.  / 一（男） əms？4)

3.  / 二（女、男） ʤur

4.  / 二（男） ʤur？

5.   三（女、男） ɣur

6.   三（男） ɣur？

7.  / 四（女、男） dur

8.  / 四（男） dur？

9.  / 七（女、男） dol

10.  / 七（男） dol？

11.  
  

八（女、男） niem

12.  
  

金 nigu

13.  
  

帝 di

14.   东 dor

  4) 凡带有“？”字音者，目前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有些词根后连接附加成分时是否

发生尾辅音脱落现象？目前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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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体字 分写式 字义 字音

15.  
  

生 suei~sui

16.   白（庚辛） siu~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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